
孔子作《春秋》，彰明孝悌之本。开篇讲的，就是汝人颍考叔的故

事。

郑武公有两个儿子。长子郑伯出生时难产，差点要了母亲姜氏的

命。姜氏不喜欢他，偏爱小儿子共叔段，多次请求立共叔段为太子。武

公没有答应。郑伯即位，是为郑庄公。庄公将段封在京城，段私蓄兵马，

兼并边城，胆大妄为。大臣多次要求制裁，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等着看吧。”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五月，段准备与姜氏里应外合，偷袭
国都。庄公师出有名，讨伐叛逆，攻破京城。段逃到鄢陵，庄公又攻克鄢

陵。段出奔于共，最后被杀。而后庄公怒气不息，将母亲软禁在颍，发誓

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颍谷的长官颍考叔是汝州一带人，给庄公进献宝物。庄公请他吃

饭，颍考叔把肉留下打包。

庄公好奇，颍考叔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

请以遗之。”庄公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说：“敢问何谓也？”

庄公叙说原委，并言后悔之意。

颍考叔说：“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

庄公就挖了一个深深的地下室，母子相会。

庄公入而赋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姜氏出而赋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就这样，颍考叔用自己的孝心感动了庄公，成就了庄公的孝心，善

莫大焉！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供稿：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一把锋利的剃刀，娴熟地“行走”在一

张涂满肥皂的脸上，伴随着轻微的沙沙

声，闭目半躺的老人脸上胡须落地。随着

热毛巾往脸上一敷一撤，刮完脸的老人坐

起身，抬头照一下镜子，轻舒一口气，“舒

服啊”，然后竖起了大拇指，夸剃头师傅的

手艺不错。

被夸的剃头师傅，一般都有了一大把

年纪，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开始干这一行，

一晃已经几十年就过去了。

有句流行的俗语叫“剃头挑子一头

热”。对于剃头师傅来说，这句话说得太形

象了。一条扁担挑在肩膀上，一头是一个小

柜子装工具家伙，另一头是一个火炉子坐

着一个老式铜盆烧洗头的热水，走村穿乡，

走街过巷，一边走着一头火炉子还冒着红

红的火焰儿。陈师傅说，他无论走到哪里，

就会把高板凳放下来，一张白围布，一把剪

刀，一把剃胡刀，一个火炉子，随便往那里

角角落落一放，摊子支好就能够开工挣钱。

这位剃头师傅的小柜子两边，还用毛

笔写着一副对联：“做天下头等事业，用世

间顶上功夫。”年常日久，字迹已模糊不清。

见过的人都说，这对联写得好，写得很有味

道，透着一股子文化味儿，他们就是喜欢。

在闹市区的一处朝阳巷道口，剃头师

傅的剃头家当全部摆开，他正在凝神静气

地为一位老主顾剃头修面。一边忙碌，一边

还与老主顾聊起了家常。

只见那位老主顾闭着双目半躺着身

子，舒服地享受着冰凉的剃刀在脸上行走

的愉悦。周围围观的老人们说，现在干剃头

师傅这一行的人不多了，整个小城，估计也

找不出几个来。过去理个发，大人只要2毛
钱，小孩1毛钱，现在在理发店，没有10块钱
下不来，而在这位剃头师傅这里，剃个头也

才要4块钱，还带刮脸，便宜实惠，不像一些
理发店动辄就是几十元。

“何止理发的，那些磨剪刀、菜刀的，修

鞋子的，爆爆米花的……这几年也都不多

见了。”回忆起那些与曾经的生活息息相关

的手艺人，老人遗憾不已。对于他们来说，

理的不是发，是怀旧，因为“他们”不仅意味

着实惠，更意味着对过去日子的怀念。

这位剃头师傅说，自己是跟村里一个

有名的剃头师傅学的手艺。他最早出来单

干，是在城东一带的乡村串会场给人剃头，

偶尔也能串到城里来，记得那时候穿城而

过的河里还总淌着清水。只要听说哪里有

会场，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就一个人挑

着担子从家里出发，无论天晴还是下雪，找

个地界就能开张，一干就是几十年。虽然也

种过树、养过猪，但算算四十年来认认真真

做的事情，还是要数剃头这件事。

“做什么事都要做好，条件差不要紧，

但做事情要认真，剃头是个手艺活，只有用

心去做，才能对得起老主顾。”他一边给人

刮脸，一边也跟记者搭上了话茬。他回忆40
年前猪肉才卖5毛钱一斤，他给人剃个头收
2毛钱，一年还要交给生产队200块钱。这在
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他的这些剃头家当是

花了几十块钱买来的，在当时说起来也不

是小数目。

来他这里剃头的都是老年男性，不讲

究发型，大多一个式样，只要头剃得干净，

脸修得平整，就说明剃头师傅手艺好。一般

客人来了，先坐下剃头，再修面。剃完头，拿

着剃刀，在皮刀布上来回使劲地荡几次，让

剃刀更光滑锋利了，然后就仔仔细细地给

客人修面，嘴上、腮部、下巴都刮得干干净

净。平均下来，剃一个头要半小时左右。

“主顾们的满意是我的招牌，我不能对

不起他们。”他擦着手上的泡沫，一脸温和

的表情不疾不徐地说道。据周围的老人们

介绍，像他这样的剃头师傅在城里已经不

多见了，年轻人即使不要钱也不会来这里，

都是去美容美发店。

“干不动了”，这位剃头师傅说，虽然他

很喜欢干这一行，但毕竟自己已经60多岁
了，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孩子要奉养，再说自

己也快跑不动了，所以准备再干几年就不

干了。

听了他的话，周围的老人都发出感叹：

剃头师傅现在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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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当之剃头匠
◇李晓伟

王武烈

颍考叔孝道感庄公

清朝隆盛时期，汝河北河沿张寨村出了个全国

闻名的大人物———皇城九门提督赵帮赵。

赵帮赵原名叫赵儿子，家住汝州西张寨村南寨

的崖子上。由于父亲死得早，家里穷，孤儿寡母的，

全靠老婆娘纺花织布度日月。赵儿子从小就食量

大，经常吃了饭还眼巴巴地瞅着饭锅，瞅得老娘直

掉泪。但由于纺花织布所得有限，又没有一分土地

种庄稼帮补，只好去地里剜点野菜，顿顿多添水，少

下米，做一大锅野菜糊糊，尽量让儿子多喝点稀汤。

赵儿子从小就不挑食，只要能吃，不苦，能耐饥的，

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沙里爬的，

见啥吃啥。穷孩子的肚肠功能好，从没有得过头疼

脑热的病。

赵儿子长到十二岁时，食量已是大得惊人，一

顿能喝完一老成锅饭。一天，姑姑走娘家。这时的姑

姑家土里刨食能过活上来，见侄儿长得牛高马大一

表人才，想送侄儿一点东西表表心意，就向侄儿道：

“你想要点啥？姑姑尽量达到你的满意。”赵儿子看

看娘不在身边，悄悄说：“姑，我啥也不要，只想好好

地吃一顿饱饭。”

姑姑临走时说：“嫂子，我想让孩子送送我。”老

婆娘拉儿子到一边交代说：“孩子，咱穷是穷，姑家

的东西再稀罕也别摸，别叫姑父家小看咱。”

赵儿子到了姑家，姑家家大业大人口多，做活

吃饭都有规矩。儿子入乡随俗，见人家放碗就说吃

饱了，其实肚子里还闹饥荒。姑姑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夜晚和老汉说起侄儿的最大愿望———好好地吃

一顿饱饭的事。姑父说：“这有啥难的，明日你别下

地，在家多做点馍饭，撑住他让他吃个够。”

第二天，姑姑在家和面烙油馍，她烙了一个又

一个，烙了一大摞，又做了一锅面叶儿汤，把馍汤往

屋里一端，说：“我今日还还你的心愿。”赵儿子看看喷香的馍饭，

面红耳赤地干搓手不敢动。姑姑看他不好意思，把侄子拉到桌前，

自己关上屋门，坐到院里青石板上，“哧楞哧楞”纳鞋底。过了两袋

烟时间，姑姑怕侄儿还在扭捏不敢吃，就悄悄地溜墙根趴在窗台

边，用手指扒开窗纸往里一望，吓得“娘呀！”一声，坐到了墙角。屋

里哪有侄儿在，只见一只白额老虎风扫残云地舔吃馍饭。姑姑当

是眼看花了，揉揉眼再看看，还是一只老虎。姑姑暗想：“怪不得侄

儿饭量那么大，原来是白虎星下凡，现在受磨难，将来必定大富大

贵。”

晌午，姑父下地回家，姑姑把他拉到一边，把所见所闻说了一

遍，并提出收养侄儿的请求。姑父说：“你想留就留下吧，说不定将

来还跟着他享福哩！”

从此，赵儿子就留在姑家，见活就干，见饭就吃，他天生神力，

又不惜力，吃饱饭一个人干活顶几个棒劳力。十五岁那年土匪打开

寨杀进村里，他一个人抓一条碗口粗的木棒冲进土匪堆里如入无

人之境，抡开棒，挨着伤，碰上亡，打得土匪呼爹叫娘仓皇逃跑。这

年朝廷征兵西疆平叛，赵儿子投军屡立战功，由兵蛋子熬成将军，

乾隆皇帝调他到北京城当上了九门提督。

当上了九门提督的赵儿子还是用的小名，一介武夫要什么官

号，名字起得再好挡不住刀剑，耐不得饥渴。他不在意，皇上在意

了。堂堂的皇城九门提督，让人“儿子儿子”地叫着多不雅观？一日

散朝时乾隆留下赵儿子说：“爱卿，你姓赵，朕姓赵，干脆赐你个名

字叫赵帮赵吧！”于是，赵帮赵这个名字便被人唤开了。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乾隆本姓爱新觉罗呀，啥时改姓赵了？这

里边有个缘故，乾隆登基时清兵入关七八十年了，他为了长久地统

治华夏大地，提出满汉同化共一家的方略。他嫌满姓长汉人不好

记，就想寻个汉字姓，拿起百家姓反复挑拣，看中赵字为首，朱砂笔

一圈，于是他自称汉姓姓赵，这才有了以后说书唱戏的那几句戏

词：保了康熙和雍正，接着又保赵乾隆。

有一年，秋雨连下两月不住点，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河水暴

涨，洪水泛滥，吞噬村庄淹没土地，六百里急报一日数惊朝廷，就

连北京城大街小巷都是积满流不出去的雨水。一时间乾隆朝文武

百官抢险救灾，赈济灾民，忙得马不下鞍衣不解体，焦头烂额。

这日，乾隆私访民情拐到提督衙门，见赵帮赵满身泥水在衙

门来回踱步，一脸愁眉不展，连皇上进衙也没觉察。乾隆问：“赵爱

卿，何事忧愁？”赵帮赵连忙请安后道：“不瞒万岁，京城内已无险

情，闲下来想起老娘，俺张寨坐落汝河崖子上，崖下就是汝河，滔

滔河水汹涌冲刷，高处雨淋土落，如果崖子坍塌，我老娘和全村人

……”乾隆道：“不是朕埋怨你，早让你把老母接来京城享福，你推

三阻四迟迟不动，才有今日之忧。”

赵帮赵道：“禀万岁，家母说尽忠不能尽孝，忠孝不能两全，为

不影响俺在京的政务，执意在老家不来呀！”乾隆闻言大为感动，

沉吟一会道：“朕封你小张寨‘铜底铁帮’永无险情。”赵帮赵要的

就是这句话，慌忙跪下谢主隆恩。

如今，三百多年过去了，不管

发再大的洪水，小张寨的崖子从

没坍塌过。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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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烈（1923- 2011年），男，山西左权
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战争时期，他

曾先后担任临汝县（今汝州市）人民民主县

政府县长和中共临汝县委书记等职，他是

临汝县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奠基人之一，为

临汝县的彻底解放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

了卓越贡献。
1938年，王武烈在左权县第二高小读

书时，曾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思

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39年3月，他抱
着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毅然到共产党领

导的左权县路东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被

分配到左权抗日小学任教。1941年1月，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左

权县七区区委宣传委员、中共河南省温县

二区区委书记和中共温县县委宣传部部

长。
1947年8月10日，王武烈奉命带领温县

民兵、兵工，随陈谢兵团南下，越过济源县

的王屋山，到达黄河渡口。在缺少船只的情

况下，他带领民工克服困难，强渡黄河，追

上了主力部队。途经新安、宜阳、伊川等县，

到达临汝县西南部的寄料街。

1947年11月24日，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
府在临汝县杨楼乡和尚庙村宣布成立。豫

陕鄂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刘梅，宣

布了陈谢兵团前委关于任命王武烈担任临

汝县县长的决定。

解放前夕，临汝县的国民党反动派和

封建势力，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

压迫；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土匪、

地霸不甘心灭亡，相互勾结，乘临汝刚刚解

放，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进行反革命活

动，企图卷土重来。王武烈担任县长后，经

常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宣传讲解共产党的

政策，在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连，启发广大人

民的阶级觉悟，使人民群众懂得只有跟着

共产党走，才能翻身得到解放的道理。当时

县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部队开展剿匪反

霸斗争。为了发动群众剿匪反霸，他日夜奔

忙，走东村，串西村，和贫雇农同吃同住，促

膝谈心。

1947年冬，汝河北岸的一股土匪，向汝
河南岸的解放区进行骚扰，王武烈率领县

政府工作人员和民兵进行阻击。经过几天

的战斗，终于打退了土匪的进攻。在战斗

中，王武烈身先士卒，沉着指挥，英勇善战。

他的行动，广大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县政府所在地和尚庙村的群众，为了保

护县政府，保护县长，自觉组织起来，日夜

轮流值班站岗，参加剿匪战斗。在大雪中往

返奔走，为县政府传递信件。

1948年初，匪首毛万年和王宗法，纠集
数百名土匪，集结在汝河北岸的官庄和庙

下街一带，准备骚扰汝河南岸的解放区，

攻打县政府。王武烈得知这一消息后，与

人民解放军汝河支队和鲁山独立团等部

队联系，组织县直属队和民兵，与大部队

配合，消灭汝河北岸这股土匪。他率领民

兵和县直属队，攻开了匪巢———官庄，消

灭了大量土匪。接着，在坚守官庄的战斗

中，抓住战机，组织队伍向土匪反击。匪首

王宗法带领匪徒反扑十余次，均被我方击

退，最后除匪首毛万年带少数残匪逃跑

外，共歼灭土匪500多人，活捉了匪首王宗
法。从此，临汝县西部汝河北岸的局势基本

稳定了下来。

1948年1月22日，临汝县城第三次解放
后，因部队东进郏县，一部分土匪又乘机潜

入县城骚扰，欺压人民群众。这时县政府已

搬到汝河南的滕店村，王武烈知道这一消

息后，亲自带领县大队，配合解放军78团到
县城剿匪。在这次剿匪中，他采取突然袭击

的作战方法，速战速决，把潜入县城的土匪

全部清灭。

王武烈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

人，善于团结群众，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

重。1947年冬至1948年4月，临汝县人民民主
县政府先后驻和尚庙、观上、滕店等地。那

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他下乡在群众家和

群众一起吃红薯和杂面窝窝，从不让群众

为他另做饭。有时斗争恶霸地主，收缴地主

家的粮食和财产，他教育工作人员和基层

干部，要把胜利果实全部分给农民，不准任

何人私自动用。王武烈穿一身粗布棉军衣，

又薄又破，他总是亲自动手缝缝补补。外出

开会或晚上露宿睡觉，经常带着自己的一

条薄棉被，从不向群众借被褥。
1948年4月15日，县政府搬进县城办公

后，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同大家一起吃大锅

饭，从不要特殊照顾。他经常和县、区、乡干

部打成一片，谈工作，拉家常，从不摆县长

架子，和干部、群众亲密无间，充分体现了

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鱼水深情。

县政府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剿匪反霸

的同时，还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开展减租减息

工作。王武烈经常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宣传

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开展清匪反霸

和减租减息斗争。在减租减息中，开始有少数

群众怕反复，有顾虑，白天给他们分的地主家

的粮食和财物，晚上又送还给地主家。根据这

一情况，王武烈告诉工作人员，要耐心教育群

众，讲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讲贫苦农民要想

翻身得解放，必须向地主阶级斗争，掌握印把

子、枪杆子，使群众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得到

锻炼。通过宣传教育，群众发动起来了，广大

农民勇敢地站出来和地主进行斗争，有力地

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反动气焰，保证了各项工

作的顺利进行。

支前工作是县政府搬进县城后的一项

重要任务，王武烈带领全县人民，积极支援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8年10月初，王武
烈主持支前工作，他多次召开干部会和群

众会，宣讲支前工作的重大意义，动员全县

人民大力开展支前工作，从人力、物力上支

援前线。刚刚解放的临汝县，经过短时间的

发动，参加支前的民兵达2746人，马车、牛
车3309辆，担架1997副，做军鞋6000多双，并
接待安置一部分伤员到县治疗。淮海战役

结束后，全县又为渡江作战筹集和运送粮

食45万多公斤，军马草11万多公斤，并组织
了一批马车、牛车和担架队随军服务。

王武烈十分重视教育工作，重视培养

干部，尊重知识分子。县政府搬进县城后，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解放战争形势的发

展，为了培养干部，在他的主持下，临汝县

举办了三期干部培训班，吸收400多名有觉
悟的知识分子参加学习。他亲自给学员们

讲课，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讲《中国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参加干部培训班的学

员，学习结业后纷纷参加革命工作，成为临

汝地方干部的骨干力量。1948年秋，县委、
县政府决定创办临汝县立中学（汝州一高

前身），他派县政府秘书朱洪文具体负责此

项工作，并对办学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在百

忙中经常到学校看望师生，给大家作报告，

指导广大青年认识自己的光明前途。临汝

县立中学是解放后豫西几个县创办比较早

的一所中等学校，为全国的解放战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9年3月，王武烈任中共临汝县委书
记。1951年4月调离临汝，先后任中共许昌县
委书记；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南行

政区粮食局副局长；冶金部东北铜、铝、锌矿

矿务局副局长；云南省东川矿务局副局长、

局长，云南东川市委书记；1977年2月至1981
年6月任云南省冶金厅副厅长、厅长，党组副
书记、书记；1981年6月退居二线，任冶金厅
顾问，并被选为中共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委

员。2011年8月11日在昆明逝世，享年88岁。


